油灯博物馆观感
11月19日，来自家乡扬中的'“益起读书探索之旅”来到油灯博物馆（常州），这次活动的主题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通过参观油灯博物馆，了解《中国油灯的前世今生》。
——Mr.陈
如果没有幼时使用油灯的经历，我恐怕不会像今天这样有着一种对油灯眷恋的情怀。
我们早已摆脱了油灯时代黑暗笼罩的日子，如今不论是漫步在城市的街头还是匆忙走过乡村的角落，或者是蜗居在自家的庭院之中，我们所处的世界上几乎不再有黑暗的存在了。
我没有忘记70年代农村通电以前的模样，也为80年代三天两头停电只能伴着油灯苦读而刻骨铭心，那种“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的情景虽已遥远但依旧时常在眼前显现。这正是此次我积极报名参加“益起读书社”组织赴常州参观陈履生油灯博物馆的原动力之一。
追逐光明是人类共同的特性，照明器具的不断进步其实也是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的过程。从当初人类初次使用油灯开始，到今天我们生活中无处不见的各类电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油灯，这一在历史长河中使用时间最久远的照明器具有着她记载人类最古朴文明的韵味。在历史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充满了对黑暗的恐惧，人类因为黑暗生产、生活以及社会活动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大约在三万年以前的古代，不断迁徙中的人们才逐渐发现了动物和植物的油脂可以燃烧照明，群居在一起的人们为了抵御野兽夜间的侵扰，他们尝试燃起火把驱逐野兽为自己壮胆。
直至一万年以前人类在居有定所之后，在使用火把照明和驱逐野兽的基础上逐步懂得和掌握了制造油灯的技术，油灯技术的出现大大节省了燃料，效率作用让这种技术迅速得到普及。人们定居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油灯照明从当初只能用于大型的宗教祭奠之中普及到一般家庭。但是，后来的社会层次的不断分化和油灯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油灯从最初的实用性功能向装饰性和环境性转变。
陈履生油灯博物馆展出的数千件藏品，也从器具规格的大小和制作的精美度上说明了这一点。汉代十三头西王母陶灯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整个灯体有着十三个灯头，并有天柱、仙人、日、月、西王母、侍卫等十一个组成部分，该器具表现出当时生产能力的发展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也可以区别出西王母不同于一般百姓的身份特色。
穷人家的油灯几乎是最为简陋的燃油方式，简单到随便用一个可以盛油的小碟小碗等器皿，加上一根灯芯就可以作为油灯；或放在桌子上，或挂在墙上。而这些油灯更能代表油灯的实用性和不断发展的进步性。由于油灯是通过燃烧油料而获得驱散黑暗的光明，动物或者植物油也就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须品，点灯就是一种消费。为了防止猫和老鼠的偷食，元代开始有了瓷质的“气死猫”这样一种封闭储油的小型油灯。这种油灯小巧精致，非常好看和实用。博物馆附上了一段很吸引大家目光的当时很流行的儿歌：
小老鼠，上灯台，
偷油吃，下不来。
喵喵喵，猫来了，
叽里咕噜滚下来。
油灯还见证了中外交流的历史，也是世界文明成果互鉴的具体表现形式，博物馆以特别的方式在叙述着这段过往的历史。当年，漂洋过海开拓南洋的中国人将中国的油灯带到了南洋，给异国他乡的人们带来了光明，也将中华文明的成果带到了所在地区。后来，他们回到了国土，又将具有南洋风格的油灯带回了国内。油灯也成为当初海上丝绸之路的使者。
陈履生油灯博物馆的规模之大是我始料未及的，里面的藏品数量和品种之多、质量之优、文化积淀之深不去走一趟是无法表述和想象的。我悔当初油灯博物馆在扬中时并没有觉得她的存在价值，想必也有像我一样曾数次匆匆经过位于本市拥军路上的油灯博物馆而没有驻足，今天不得不驱车百里去常州才能参观的人如今也和我一样在暗自后悔。
“益起读书社”发起人周海飞先生说，“一个人如若不放下自尊去向别人学习，并且不愿意弯下腰去努力做事他永远都不会成功。”是啊，陈履生先生创建如此规模的油灯博物馆，有谁知道那一件件藏品上凝聚了他多少的心血，又有谁知道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走过多少路低过多少次头最终才获得成功？恐怕这才是我们了解油灯发展历史的同时更需要知晓的东西。
还是周海飞先生说得好“读书，不单单是捧着书本读，那是死读书、读死书，我们只有在坚持家中读书的同时出去走走才能真正将知识学到家。”
人类追求光明是生活的基本天性，而追求知识才是追求光明的更高起点。
马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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